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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學的岐出—梁寒衣的心靈圖像
張俐雯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提要
梁寒衣（苗栗縣籍作家，1959－ ）在早期小說中，常運用魔幻進路與艱深的語言，表現深刻的佛理，藉文學「自度」的意味濃。近年來，則漸漸接近人群傳道演講，「度人」的意味重，散文作品較流暢易讀。觀察梁寒衣文學的表達與本身體道的進境是相輔相成的，因此，本論文分析梁寒衣的文本，指出梁寒衣作品的佛化特色；除了與佛教文學作家比較外，還進一步探索其客家觀照、與客家文化之間的關聯性，進而指出梁寒衣作品在人間佛教散文寫作的特殊性，也是客家文學中的異數。
關鍵辭：梁寒衣、客家文學、人間佛教散文
1、 前言
    自1982年張良澤揭示「客家文學」這一個名詞以來，客家文學創作開始持續被關注。原籍客家的作家如龍瑛宗、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李喬等作品以小說創作為主；利玉芳、杜潘芳格等人的詩作也蔚為大觀。另外，小野、甘耀明等作家亦以小說、雜文等發聲。其中，梁寒衣（苗栗縣籍，2009年第五十屆中國文藝獎章小說獎得主，1959－ ）在客家文學場域中形成獨特的風景。
    當客家創作主流從「土地」開始延燒，梁寒衣以佛教為依歸，向內扣問人性的幽微底層；當創作主流回歸到經濟快速發展，客家族群在社會擁有愈來愈具重量的發言權後，梁寒衣以《丈六金身，草一莖》回到客家原鄉母土。儘管作者從早期起服膺沉默獨居修行，但她在大量閱讀與創作中永不可能悖離此一時空人文社會環境的影響，因此作品從早期小說的魔幻進路，到近年漸漸接近人群傳道演講，反映在後期的散文正可燭照出此一現象。
    就作品的評論部分，大多集中在梁寒衣前期小說中黑色童話與現代寓言兩種路數，或是同志與魔幻書寫的新穎技巧等，對於後期的散文部分，以及全面檢視作品所呈現出佛化語碼下的心靈圖象則闕而不彰。本文將以苗栗縣政府出版《梁寒衣寓言小說集》、《梁寒衣現代小說集》兩巨冊作品，與散文作品《我們體內的提婆達多》（2009年）、《丈六金身，草一莖》（2008年）、《優曇之花》（2007年）、《雪色青缽》（1997年）、《將名字寫於水上》（1995年）為主要依據，尋繹作品文心脈絡，探索箇中涵義，說明作家在客家文學中的位置。
2、 梁寒衣生平與創作
   早期的梁寒衣，擅長運用繁複華麗的意象專攻小說與寓言；潛心修道後，立意以文學自度度他。自1989年起，梁寒衣陸續出版四本小說，又從1995年迄2009年，主要投入散文書寫。1995年後，創作仍保有小說家說故事技巧，與詩般鍊字的本色。《將名字寫於水上》是作者難得表現私我性的創作，《雪色青缽》為質地精美的小品文，《優曇之花》中書寫自我與佛經的會心交感，戲劇性強；《丈六金身，草一莖》結合佛化文學與自然寫作為一爐，向內觀照自己；《我們體內的提婆達多》對治粗礪的生活棘刺，冶煉成正向的箴言小品，來向外關懷眾生。
    梁寒衣自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後，特地到高棉服務難民，心靈深受震撼之餘，從此發心隱居寫作。她涉獵閱讀文學、藝術、哲學、歷史等各種知識範疇甚廣，始終以佛法為依歸。
    梁寒衣曾說：「無數先哲巨匠皆曾在我身上勞下心靈的軌跡—這些心靈捏塑了我之成為我的理由。…包括羅曼羅蘭、卡夫卡、尼采、馬勒、孟克、三島由紀夫、、托爾斯泰…」
；另外，佛教是作家生命體悟的重要來源，也是作家寫作的初心與印證的過程。梁寒衣說：「人物、命運、與情境…這些皆是我的苦諦」，「唯其不捨苦諦，觀照苦諦，佛家始能是一門面對生命，勇敢承擔，與跨躍的悲智哲學。一切的修行，乃至其間所獲持的喜樂境地亦除非是真實建立於之於「苦諦」以及「集諦」的堅實理解上」
，所以佛法是作家藉寫作來修行的依據。
多年來，梁寒衣常常閉關修行，居住也選擇人煙殊少的山茨森林當中。《我們體內的提婆達多》書中〈卜居〉一文，她曾自友人山居噩夢引入作者自況
：
山行數年，…我撥著唸珠，經行唸佛，…寥寡友人，…只管對坐著喝 茶，便什麼也無能苛求了。…以為，住山，是為了出離。出離，是因了「簡淨」—簡化世相、世俗的諸般繁冗、諸般例儀，轉而深向內裡，探索靈魂的向度，開鑿精神的內涵。…如是，搬家！—當「身體遷移」的時候，「心目」也須得一併遷離—蛻去既有的概念、模式，自習以為常的人際窠臼、社會眼目中「遷離」出來，從而以自我更新的眼目，淨簡明澈地，重構另一張人際圖表、另一幅生命則法。以及，另一類互動的語言、形式和姿勢。
    梁寒衣在輕靈的文字中，灌注凝重的佛理奧義，兩者結合的階段自青澀到融合無間，毋寧說是作者「心目」剝離與重構的過程。她從發心、修行、朝向菩提的覺悟路上踽踽而行，借文修佛，借佛修心，多年來始終如一，不改清嚴且刻苦自厲本色，是文學界的特殊身影。
3、 梁寒衣的創作觀
    正如佛在《金剛經》所說：「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即為荷擔陳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人能廣為說法，即有福德。
    梁寒衣自初始，以中文人之姿跨入佛學，〈月滿真如淨：回到生命最究竟的解脫—梁寒衣的禪修經驗談〉
：
上大學後，她就開始讀佛經，不過當時只是「為文學而佛學」，是一種企圖心，想吸收佛學來滋養文學，而非很認真將之視為生命的修行。
當文學創作的題材與內容跳脫自我的世界，作者跨域的求索，是自然之事。藉由深入閱讀佛典，梁寒衣對文學與佛學的跨界對話，有深刻的理解：
一部傑出的佛化文學，必是一場精采優美、幻麗絕倫的「絕壁之舞」，   橫跨於兩座烱絕孤異、相悖懸遠的峰首之上；唯有真正卓拔、精淬、圓熟於兩峰的舞者始能！如斯澄皎、圓明的作品，寥如雪鶴！唯因頂戴一座須彌，已屬困鉅，更何況，如日如月，雙肩各頂負另一座？

接著梁寒衣說：「所能有的，是一座橋的樸素願望—關于此岸、彼岸、此山、彼山的會通，抵達，與可能」
，其中自我的期許殊深；作者甚而點出：「是文字文學，也是義理義海，更是諸佛眼目，實際嚴切的修行途軌」
。將佛學義理推向一切，即便文字文學也只是義理的表出。蘇珊‧朗格認為人們可以透過聯想情感來認識作品，作品情感：「所表達的恰恰是“可感知的生命”中一個難以形容的片段，通過其在藝術符號中的再現，這個片段變得可以認知了」
 ，因此梁寒衣具瑰麗聯想的文學森林亦是作者繽紛多姿的心靈圖像。
    佛教散文成為藝術創作（非佛教文宣品），需要厚實的佛教底蘊，與優秀的文學表達能力方能為之，而發表的文學場域也左右影響的範疇。台灣數十年來「人間佛教」的興起與發展，提供了佛教文學興盛的條件。「人間佛教」是臺灣當代的佛教思想主流，雖屬大乘思想的一種，但已走出僧侶與深山，貼近現實人間世。「人間佛教」重視佛法要適應時代，並強調生活性與利他性，能離苦得樂且救濟眾生。臺灣本地的星雲大師「佛光山」道場、聖嚴法師所創辦的「法鼓山」道場與證嚴法師創辦的「慈濟功德會」等，俱是「人間佛教」的繼承與闡揚者。
    「人間佛教」源自太虛法師（1890–1947）的「人間淨土」等概念，後來則經印順導師（1906–2005）倡導，後續的星雲大師曾受教於太虛法師、證嚴法師為印順法師的弟子，聖嚴法師則是受到印順法師的影響，而身體力行。楊惠南研究，「『人間佛教』的特色，，立基於《阿含經》的人文主義和初期大乘普度眾生的慈悲情懷。因此，『人間佛教』是某種意義的『回歸印度原始佛教和初期大乘佛教』的運動」
。梁寒衣整理聖嚴法師口述之《福慧自在》於1994年出版，2003年復整理聖嚴法師口述之《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於法鼓出版；之後2007年《優曇之花》、2008年《丈六金身，草一莖》、2009年《我們體內的提婆達多》諸書皆由香海出版（佛光山），以上得見梁寒衣與「人間佛教」的關涉極深。
    佛教藝術為中國傳統文化提供肥沃的養份，除了信仰的傳承與流佈，還包括雕塑、美術、音樂、舞蹈、書法與文學等各藝術領域。就文學來說，提供了哲理、題材與語言文字的形式，豐富文學的發展，拓深文學的藝術性。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為表現道場弘化的願心，設立二十一座「佛教光緣美術館」
，創立「人間福報」推廣真善美理念（梁寒衣作品曾長刊在「人間福報」），都是具體實踐「人間佛教」的觀念。
    蕭蕭說哲思散文：「能引領我們思索人生的真諦、思索生命的本質」
，然而佛教散文的教化味道愈濃厚，其文學藝術性就愈低。梁寒衣將佛學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融合於文學中，使其渾然一體；而其簡衣素食篤信佛法的居士形象，亦與文學作品相映襯，塑造出獨特的心靈世界。揆諸梁寒衣作品，是以文學手法來處理佛學問題，或者可以說是當作者處理佛法問題時，透顯出濃厚的文學性。那麼究竟有無達到作者所說的：「關于此岸、彼岸、此山、彼山的會通，抵達，與可能」（《優曇之花》，頁15）？由於作者在創作之先，已標舉出「會通」文學與佛學意圖，此中的文學質素值得我們來深入探討。
4、 梁寒衣散文作品的審美價值
    梁寒衣的修道歷程，是僻居山坳，簡衣粗食，苦修佛教經典與禪宗。因此所居的山舍、所遊的山徑，俱是修行的道場。山中自然界和作家關係極為密切，除了超越所謂詩情畫意，還進一步藉著自然形象，照見自己，與自我對話；借景修心是作家的手段，參禪悟道是作家的理想。所以藉著自然與自我二重世界的鑑照、組成等方面探究，運用符號學中的「意象」與心理學等相關論述為輔助，可以瞭解作家的佛化創作的語碼，尋繹作者的心靈圖像。現在將梁寒衣作品主題分為三類：「哲理美」、「自然美」、「意象美」，並以上述的探索方法為進路，分析作品的心靈世界與審美價值。
（一）、哲理美
     梁寒衣的作品內在遞衍的脈絡，與其修佛法的進程是若合符節的，是統一的。初期到中期創作中，佛教典籍裡的事物，常被作者以意識流、象徵、比喻與意象等繁複的修辭手法來加以表現，令人眩目又驚嘆。1997年後的散文作品，則呈現透徹玲瓏的「智者」之美。這種靈視之美，無關乎性別，無關乎年齡與知識增長，而是作者對佛法的把握與體悟，如同顧況說：「豈知灌頂有醍醐，能使清涼頭不熱」，是一種醍醐參悟之美。
    關於哲理小品的定義，鄭明娳說：「以傳達作者的思想為主，也就是表現個人的哲學觀」、「哲理小品使讀者沉思，打動讀者的理性」，更進一步言及與哲學論文的差異
：
它仍是以小品文的姿態出現，所以並不能負荷系統性，高深的哲學理論，  往往只是把一些身邊瑣事做較深入的透視，運用較特殊的角度，使讀者深思。然而，無論以何種型態出現，它必須運用文學的語言來表達，有文學的技巧在其中，才有別於哲學論文。
觀察梁寒衣作品，佛理的化身在作者的散文作品中表現為象徵符號，她將妙法構築為宇宙的真理，筆下處處是機鋒與悟詞。惟如何將佛理恰當地融通於文章裡，是需要技巧的。傅德岷說：「社會人生的哲理思辨不等於枯燥的說教，它需要寓理於事，寓理於物，寓理於情，富有形象性與詩的韻味」
。
    梁寒衣對世俗規範與概念之批判，對生命本質的反思文字，早期小說創作中常常出現「汙黑鬱沉」的形容語彙，「她對名詞的選擇也偏向陰冷、潮濕、僵固、板硬」
，但是在散文作品中，這種陰鬱重重的風格漸漸朝向「空靈奇崛、清逸鏗鏘，瑩澈玲瓏，不可湊泊」
，茲舉1997年出版的《雪色青缽》文章為例說明。《雪色青缽》第六卷以〈寂寞虎跑寺〉為標目，下攝〈桂華〉、〈素描〉、〈山茶〉、〈冷泉〉、〈碑塔〉五篇文章，作者說是「桂華五偈」，也是向南山律傳人弘一法師致敬的文字。
    相較於其他作家如奚淞、蔣勳、林清玄等以清寂孤高的文章來形容弘一法師，梁寒衣以「荼麗的山茶」對照出法師繽紛的一生至傳奇出家經歷，對弘一法師的深刻理解相契幾與豐子愷相同
。
    〈山茶〉首先以觀察山徑單瓣血紅的山茶花為起始，後將紅瀝的花枝聯想到弘一法師未出家前二十八歲（梁誤作二十七歲），以男扮女裝假東京樂座公演的「茶花女」劇，當時這被目為是中國人的演出的第一齣西洋戲劇。粱寒衣以1907年公演的「茶花女」劇劇名與女主角遭遇、手持紅白茶花形象，聯結1997年「茶花」一文寫道：
        那是二十七歲的弘一。藝術的弘一。文人的弘一。飾演茶花女的弘一。
        浪漫的弘一。騷悸的弘一。。驚濤裂岸，雷聲隱隱，癡魂跌宕的弘一…
也是花氣迷氳，酒入冰腸，擅寫詩詞歌賦，書畫，金石，篆刻，美術，音樂，戲劇…與文人，娼妓，歌優相與吟詠酬酢，騷歌徘的弘一。
         可以迷倒，可以昂沸，可以悱惻孤憤的弘一。
         可以紅顏，亦可以枯骨的弘一。
作者以為此時期的李叔同為「白山茶」，如同色彩學所揭示：「白花可能帶有純潔的意涵」
、「白代表活動、歡喜、純潔、浪漫…白又是積極光度中最興奮的」
。因為李叔同飾演茶花女，所以文中梁寒衣說：「茶花女與弘一之間，必然有著某種情性、情質，乃至生命現實的共鳴與共振，激盪與對流…是靈魂深處更隱微、更悸迫的現身與告白」，各種世情情深之處，囚禁了李叔同；於是，或許是看穿
「茶花女」末章的紅粉骷髏，「叔同則拼卻深情，俱付袈裟」。深情盡處，以出家來繼續付出有情，這是梁寒衣的新解。文末，她復以「白色山茶，僅是殷紅山茶的完成」來呼應文中的「但是，或者，從始至終，徹頭徹尾，皆只是紅山茶——茶花女是，弘一是。劇本是，生命的行道，亦是」，將文中茶花意象的巧妙聯想
，拔高到哲理的高度：「一個舍利晶片」作結。歷經千辛萬苦求道過程，宛如刺血寫經的紅山茶；涅槃後肉身火化的舍利子，如狷白的白山茶。兩者都是茶花女，也都是弘一法師李叔同。所以，山茶的「象」，在文中結合了弘一法師入世與出世的心路歷程，提昇為晶瑩潔淨，孤潔嚴持的「佛法」大義。〈山茶〉的篇幅雖短，但是佛理意象質地精密，足供再三翫讀回味。
（二）、自然美
     梁寒衣描繪自然界的作品，並非從生物生態運作的環境倫理角度來書寫，而是將自然界的生物，運用文學性手法書寫，導出佛法的體悟。梁寒衣作品中的自然界描寫，會超越陪襯性角色而躍居於與作者佛理相通的平等位置。如〈體內佛〉一文
： 
紅梅謝盡，山櫻復發。今年的新歲，霧雨霪深，炮竹聲隔著茫白的嵐霧自山腳杳寂的傳來。我倚坐窗台。霧來霧去，白色的煙帳自東邊拂掃於西邊，又自西邊移拓於東邊。寒流的凌侵下，孤山一片荒寂，唯有白霧冷冽。
黃昏的時刻，山雨驟歇。白霧漸漸散去…
在嵐霧漸開的清明裡，有一頃刻，空氣闃寂，恍若凍結—
接著，高高低低的鳥音自荒山中呼嘯嚟轉。無數黑點如箭矢般自叢樹間急竄而出。靜藍的天空中驀然晚禱般充滿昂悅的歌聲和鮮豐的鳥羽。
「啊，是自然中的體內佛！」心中陡然一震。
霧雨荒寂，莽莽渾沌中，它們始終在那裡！在自然的腹膉驅懷中，縱使無聽、無聞、不知、不察，它們仍在那裡！
曚昧、覆蔽、荒蠻、闃愚時，它們仍在！
「於紅塵擾攘的浮相中，常自見一己、他人身內的體內佛，亦常見自然、萬物身中的體內佛；」合掌向著孤山與群鳥默默頂禮，對自己說：「於內，於外，日日見佛，或者便離菩提德十之道不遠了罷…」
梁寒衣以「晚禱般充滿昂悅的歌聲和鮮豐的鳥羽」，來描繪神聖的時刻；這天空的希望之鳥，已經昇華成崇高的美。她感悟到自然界如同人類，有「體內佛」；甚且可以互相交感，打成一片。吳明益對「自然書寫」有如下看法
：
自然書寫是一種揉合觀察、實驗、記錄、感性聯想的書寫方式。在處理內容上，則是結合了歷史、生態知識、倫理思考。臺灣在八○年以後，才發展出有別於傳統書寫自然時，以自身道德觀、美學觀、、價值觀比附其上的託寄寫法，從而成就現代自然書寫這類作品。
觀察梁寒衣在2008年《丈六金身，草一莖》的自然書寫，是以蕪亂的叢山來對抗自我修行之始的「離垢逐潔」
，或者可說是以荒山的生命照見我執的雜染蕪穢。
    在家修行的居士，大隱於市居多。梁寒衣長期僻居山野，生活起居俱在山林，本身即是自然的一部分。梁寒衣的自然寫作，並不在探索自然界草木鳥獸的形態行為，而是以作者之眼，甚至是靈悟之眼，來比附於關懷的物象上。〈折一枝鬼針草供佛〉黏合「鬼針草」與「白花婆婆針」兩者為一，以奇趣般的想像，鋪寫遍野叢生的鬼針草如婆婆捻針；將不起眼的蕪草，注入深刻的奧義
：
    繁華漸老，時光乾裂，緩緩成骨。蕊絮漸漸棕了，黑了，瘦削，硬挺了！迎著風，娑娑娑娑，耙著脊骨，恍若一把把倒豎的針，插在厚黑硬實、圓如蒲團的針座上。那光景，是向晚，撚著針，坐在家門口，一針一線，觑著眼前一段泥濕的灰塵路子，戀戀回憶往昔的老婆婆心經。短短的一莖，積澱著短短的一生。
這段白花婆婆的書寫，將植物擬人化，詭奇的想像中有如梁寒衣早期小說風格，黃文成曾說：「梁寒衣早期小說藉以強烈超現實與魔幻寫實手法，以虛幻的想像來傳遞現實的荒謬感」
，試看其中的「蕊絮漸漸棕了，黑了，瘦削，硬挺了！迎著風，娑娑娑娑，耙著脊骨，恍若一把把倒豎的針，插在厚黑硬實、圓如蒲團的針座上」，以尖銳針尖插入恍若修道者蒲團針座，暗指迴望世情所有經歷的艱險已縹緲，短短一生歷歷在目。
    梁寒衣的清供鬼針草，固然已經超越常理，然而更進一步，她將植物以「悟道」的辭彙表達，頗有森森的神秘魅惑力。就清供而言，是放置在案頭的清雅擺設，通常放置插花與盆栽等，可以增添生活情趣。日本茶道中，則將清供融入茶席的一部分，成為「和花」，變成一幅美景
。對臺灣茶人來說，則是「讓花好像生長在原來的環境中一樣，以呈現花木生命的美」，並「懷抱著惜福的心情剪下自己的所需…培養自己知足感恩的心」
。梁寒衣說清供「供的是心」，她舉出尊者迦葉的例子來強調：
凡夫取相，佛者見心—迦葉之美，世人皆僅見枯葉敗葛、麤服亂頭；世尊卻獨識白骨之中，清嚴本色。…但能識得「一體」，即能以愛敬慈憫，於一切世間，一切萬物，一切形貌…俱能平等護惜、溫柔涵納…如此，一草一莖，一葉一芒，莫不是佛軀佛骨，莫不該以佛心看待。既然皆是「一體佛軀」，那麼，紫薊，青茅，山蕨，野菰，蔓藤、苦苣…莫不可以素面樸樸，荒茨荒清，修其神形，採其自然以供佛。
更點出「自古以來，無有一個著相佛」
。梁寒衣研習禪宗，以南傳北傳佛法為核心；《維摩詰經》中維摩詰「默然無語」、「以心印心」禪宗宗旨
，便常常出現在作者筆下。
    松原泰道禪師曾將清供下註腳，他說：「愈是容易凋謝的花，愈會無心而盡情地開，也因而更讓人感到真實。體會到無常迅速、時不待人這種觀念的人，才能認真地把自己完全融入於無常的人生真理中」
，從供花具體而微地映顯無常的道理。梁寒衣在文中也寫道
：
而那無盡的生滅，是之於幻美世界最終的堅持與依戀吧。…以燎原之勢，傾力地繁殖，傾力地凋亡，傾力地蒸茂，與枯榮。
她曾說過：「在成為枯骨前，應該更熱切地活」
，正因理解生命的短暫，所以要盡情地綻放最美的姿態，時間大限一到便可解脫自在。
    梁寒衣的自然書寫是揉合佛學的文學性書寫，在《丈六金身，草一莖》中便篇篇牽合起佛學、自然界與文學性的祕徑。在每篇文末，皆有介紹該主題植物的文字與圖畫素描，提供自然生態意義上的知識，使讀者方便對照。以上藉著自然與作者自我二重世界的鑑照、組成等方面探究，瞭解作家佛化創作中含蘊的自然美。
（三）、意象美
「意象」是：「將隱形的『意』藉外在相應可感可觸的『象』表達出來」
，它是作者內在主觀湧現的情感，與外在客觀世界的物象結合的表現。意象的寫作，能讓文章的內容凝煉簡潔，含藏豐富的意味，具有感性與知性相融的美感
。
簡政珍曾說：「人的意識投射是使形象轉化成意象的重要程序」
，即使書寫的是生命、死亡與欲望等嚴肅課題，梁寒衣仍然淬練文字意象，經營出獨特的意境。
首先來觀察梁寒衣塑造的自我形象。早期梁寒衣的創作重心，是放在小說創作和黑色寓言。1992年12月13日她在「中時晚報」副刊發表的〈黃昏之悸〉，還有1995年出版《將名字寫于水上》散文集，多少可填補讀者對作者的想像空間外，相較於一般的作家，梁寒衣較少表露自己真實的一面。法國精神分析學家拉岡（Jacques-Marie-Emile Lacan）以空間中的模型，來說明人類如何自我統合。拉岡說：「自我是主體透過其許多表現而投射出來的一個影像（image）」
；他認為自我是由現實界、想像界、象徵界三大領域形成的，此三大領域的交界點就是「自我」。因此，現實世界中情緒情感的表達外，還包括象徵精神價值
。李清筠闡釋拉岡說法：「自我」之所以能被清晰辨識，主要即是因為主體在時空情境中，藉由行為、情緒、知覺等方式，較具體化的呈現其態度與意向，從而形成一個個獨特的「自我影像」
，以上皆可做為探索的方法。
關於梁寒衣的形象，有殷太石撰於1985年〈飲酖於孤曠的冰原–記文字工作者梁寒衣〉
：
冬日的梁寒衣經常穿著一襲古式青衫儒服，束著髮，坐在蒲團上，默默飲著一杯杯嗆人的烈酒—約略是大麴、茅台、竹葉青之類的。薄削的脊背抵著凜冽的壁面，壁上懸著一把帶鞘的長劍。劍拔弩張柄纏繞著一圈又一圈墨黑的棉繩。
梁寒衣的命名與其人風格頗為貼切，李昂即言：「叫『寒衣』這樣的名字下，也冷冽並要包含哲思」
。她從生活中修行，隱居山茨，以《華嚴經》中的「金剛心」、「琉璃心」
來看穿物質生活的虛妄，直探生命的本質。而她清麗孤絕、冷冽清透的小龍女形象，在2003年被林芝安指出且在不斷轉述中被強化。林芝安寫道
：
梁寒衣纖細瘦弱，長長直髮上梳理出一個髮髻，髮髻上紮條白色緞帶，  隨著白衣素裙飄呀飄，像是金庸筆下的小龍女，靈氣逼人。
十八年間梁寒衣清寂冷肅的形象始終如一，無甚改變
；她曾說道：「作者的人格、自我和筆下的抒情常是分裂的，易造成讀者對個人的假期象崇拜」
，相反的是：愈來愈多人聽梁寒衣講座與文字薰染下，追隨嚮慕者愈來愈多。蕭麗紅則藉由與梁寒衣交接的軼事，說出她自謂「和尚」（在家修行的居士）
與「半僧」，也點出梁氏其人與作品風格超越性別的特點。
梁寒衣曾說：「我從事的則是生命底層的心靈活動，而心靈的里程碑是無法量化的，表面上毫無成就，卻是真實無偽的」
。她的作品所呈現出佛化語碼下的心靈圖象，以下舉例來探討。
首先看關於梁寒衣描寫佛經的部分，涵融意象之美。《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為《妙法蓮華經》第二十五品，為《妙法蓮華經》中二十八品之一，簡稱《普門品》。其中「內容完全是說明觀世音菩薩的普門利益，因此往往有人把這一品獨立禮誦」
。《普門品》的主角為觀世音菩薩，是有情世界慈悲的化身，眾生若稱其名，觀世音菩薩即解除苦難。
梁寒衣〈一個身影，無限澄美〉文中，聲聲呼喚「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中，一心念念與觀音合一；其中書寫的觀音慈顏，與作家的形象頗有暗合之處
：
我在凜如冰窖的禪室照見他，也在纏結的勞務、糞掃間瞥見他。幽然微行的山徑是他，渾白蒼茫的嵐霧也是他。野草、芒蒺、塵垢、汙坌，都是他。
一個身影，赤足跣趾。深密卷藏心窩地帶，延伸眉眼四肢。凝眸、頷思，皆望見！念念思惟，俱是他！
   舉手、下足，遍覆蓋。
粱寒衣的素衣經行圖像躍然紙上，不能不說是她苦心孤詣的自我期許。觀世音菩薩超越男女，「白衣皓潔，悲如優曇，與子偕行，與子同一被蓋，同一唇齒」
，此處的綰合自我與觀音形象，，有若星雲大師所說：「在一心稱念觀世音的時候，天地萬物成為一位觀世音，自己與觀音之間，沒有區別，沒有障礙，當此之時，觀世音的大智慧、大慈悲、大勇猛，在自己也能顯現了」
。文中的觀音「象」藉普渡眾生之「意」，延伸至作者清美孤冷的形象，一意向道的「意」；使全文的「意」從單純的護眾生衍生至作者的期許與之合一，意境也為之拓深擴大。
梁寒衣切實修持《普門品》，不出以理論空言，才能寫出以下的相應文字
：
    「真觀清淨觀，廣大智慧觀；悲觀及慈觀，常願常瞻仰。」我獨獨喜悅偈頌中所揭的「五觀」以迄於「五音」—「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的段落。優美的音節、文偈，恆如潮水，千折百繞，瀝響胸房…如此熟悉、感動，而警醒。
以前弘一法師亦曾寫書法長聯：「真觀清淨觀，廣大智慧觀。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給豐子愷
，梁寒衣在文末更寫「一個名字，心與慈俱，常念常住。唯願偕行如是。同一被蓋」
，再次肯認人人皆可為觀音，自己亦如是。這樣的寫法，與一般佛化文章的寫法有很大的不同。奚淞的〈觀自在菩薩〉，是懷抱悲智，聞聲救苦的觀音形象
；許悔之〈我的觀世音菩薩〉也僅停留在形容描繪「一尊千百億化身的菩薩」上
；無如梁寒衣的縱身相迎、承納涵有，以心相合的忻悅與悲壯。
5、 梁寒衣作品的客家表達與特殊性
梁寒衣曾獲2009年第五十屆中國文藝獎章，又獲2009年苗栗縣徵選出版資深作家文集二巨冊，其文學成就已獲相當肯定。以下將指出其客家書寫的特色：題材的選取、背景的塑造與回歸到客家書寫中重要的「人與土地」聯繫。
    林谷芳於《優曇之花》序文＜深契佛陀本懷的指月之作＞指出梁寒衣作品：「這種生命契入的書寫就是梁寒衣佛教書寫的最大特色」，特別是「獨特的書寫功力。讀她的文章，散文也像首詩，意象冷冽，如她的人般，出塵地極為自然，她常有自創的用詞，卻不僅意思到位，還因清新，竟帶來一種別人無法企及的美感」
。這裡點出作家最重要的部分 －文字書寫，無論梁寒衣如何努力註解，文字的部分常常形成隔膜。佛教書寫的常態，是作家意欲將佛理奧義普及地解釋，讓讀者避開文字障，來親近佛化作品。然而，梁寒衣即使盡力「儘量要求精確、避免曖昧，加強結構組織」，作為避免劃入「小眾媒體」作品的範圍（《梁寒衣現代小說集》，「在人性叢林中批荊斬棘－訪梁寒衣」頁542），但是作品中文字閱讀的隔膜仍是需要讀者的挑戰。筆者雖保留楊照指出梁寒衣是對生命的厭棄與逃離此一看法，但是卻認同他燭照出梁寒衣的「小說詩」、「散文詩」的「晦澀難懂」，「菁英主義」地推拒一般民眾的閱讀體驗之外（《梁寒衣寓言小說集》，＜對生命的厭棄與逃離＞，頁559－561）。這樣的表達方式在佛化作品中是特殊的；同樣地，對研究者來說也是一種挑戰。所以，要理解梁寒衣，研究者除了面向莊嚴豐碩的佛典外，也要「進入」作品獨特的語言系統，才能呈現出作家的心靈場域。
梁寒衣曾接受黃美也的採訪，說明她對驅遣文字的看法
：
常因他人的不了解而困惑，想極力尋找淺白易懂的文字，直到看了大陸作家吳克先生所言：「真正的先驅，一如既往」後，才領悟到一個作家在成為主流之前，可能都是地底下的伏流，被嗤之以鼻的，必須忍耐在地層底下的命運，不斷開拓和挖掘，不斷締造成績，有朝一日，地底的伏流也會變成主流。
我們雖然無從得知未來何時「伏流變成主流」，但是有關梁寒衣文字驅遣的評語在《苗栗縣文學史》確較中肯
：
濃重的「表現主義」色彩，務飾美詞，力求精巧…她追求的純粹性與藝術風貌固然獨樹一格。她的獨異性和自成自美的世界，可能還須等待有緣的人才能完全知解吧。
梁寒衣的華美文字，固然顯示作者博學多才，也便於刻劃佛教故事富於戲劇性情節轉折，但是不可免地使閱讀的心理節奏失卻節制，沉緬顛簸於文字障中而難直探作者心聲。如以下描繪魔王的文字
，便出以不常見之詞彙與錚錚多變的音節：
一連串鋪天蓋地、如海潮颶浪般地爆破與狂笑。遊戲限已然完成。獵物輾側瀕死於胡同，逭無可逭。魔王裂開胸腑、昂聲大笑，笑得眼淚、鼻涕皆知蜈蚣蟻蠍般繽紛湧肆。他嗆聲笑著。掌上的青蓮化為一垛腐臭的骷髏，眼底的日光、月光，化為地獄的鐵輪與火輪。
斲斷頭顱，僅須數秒。但是，他欣賞自我的黠慧—這能將花樣推陳出新，推衍得華麗乖張、荒巇險誕的技巧，也嗜味著一己的傑件—這生吞活剝、無所為而為的惡；能將人類的絕望，一層一層、挫骨揚灰，推至雪域極限無可瞭望的邊陲—
自創作初迄今，梁寒衣的詭奇變異文字，是她最富辨識性的特色，是佛化作家如林清玄、奚淞平淡清遠之外的異數，也是客家文學作家中的岐出。
    按照李喬在〈正牌客家詩文—序「台灣客家文學選集」〉中說：「一般講有寬嚴三隻標準來認定：一、作品中表現客家文化、生活，或客家意識，二、客家籍作家詩人的作品，三、用客家語言寫作的作品」
。梁寒衣為苗栗縣籍作家，雖然未曾使用客家語言寫作，但作品中亦有客家鮮明的圖像。例如〈髮汛—秋桐白首〉
：
春桐，卻是絢麗華美、豐饒宴饗的。皚皚絳白，大披山嶺，讓人簇擁羨美，喚為「四月雪」，又讓人踏花春遊，揭起「桐花祭」。
客家「桐花祭」活動，自2003年開始推行，每年皆盛況空前，對於傳揚客家文化功不可沒
。梁寒衣〈髮汛—秋桐白首〉中突出新意，著力寫秋桐，如：「秋桐，如同一個問號，帶著煙雲而後，清明的反思與扣尋」，「到了秋日，就瘦了、削了；唯餘一點薄霜一般，殘白的髮絲」，再綰結轉輪聖王白髮為汛的寓言，並以自我髮汛的來臨，點出時間如無常之音、速朽之刀，扣問內心的僧侶存在。《丈六金身，草一莖》書中自序，梁寒衣自謂
：
       山中簡澹…書載自然，記錄下草木經綸、枝葉紋理，無非亦僅是這份感動的延伸與回魂。之於這片日日生息，日日接壤，，日日共醒、共臥，孕育撫抱的母土，自體，是感念懸深，無敢忘懷的，如對諸佛。可惜，一盡格力俱皆傾注於修持，能留予草木，書寫芳菲的，亦僅佔了千千萬萬分之一。長長的行列，木魂與草歌，俱在卷外。僅能任之一次又一次冥居心宇，留待將來。
因此書中有客家山庄與森林中，常見之油桐花、刺桐、月桃等植物，都在她筆下活絡起來，傾吐四時流轉、佛心相與的心聲；這些客家圖像，究其實，仍是作家自身的心靈投射。值得注意的是，梁寒衣《丈六金身，草一莖》自序說：「孕育撫抱的母土…留待將來」，是作家自我回歸母土的先行預告，也是在作家多本著述之後，逆行進入客家文學主流發展的宣示。讀者在可見的將來，可以繼續期待的是——另一種面貌，新的梁寒衣。
6、 結論
    梁寒衣的早期創作，常運用魔幻寓言的創新體式，演繹深刻的佛理。她日復一日藉著遠離塵囂中的山林經行、閉關、打坐、供佛等方式，在小說創作中修鍊自身的佛性，她是一位超越性別的「半僧」，在修行中裁剪自己的生命，「自度」的意味濃。近年來，梁寒衣則漸漸游走於出世入世的邊緣，慨然接近人群傳道演講，佛心遍照下，「度人」的意味重，散文作品較流麗易讀。梁寒衣在創作中修行，在修行中創作，文學的表達與本身體道的進境是相輔相成的。本論文分析梁寒衣的散文文本，指出梁寒衣作品的佛化語碼，是以自身生命契入，以生活印證，與其他佛化文學作家不同。此外，本文進一步以《丈六金身，草一莖》散文作品，來探索其客家觀照與客家文化的關聯性，進而指出梁寒衣作品在人間佛教散文寫作的特殊心靈世界；也說明她以本書逆行靠近客家文學主流（大地之母∕土地的寫作）。她的寫作歷程，由自度到度人，由利己到利人，是「自成自美」、自我蹈厲的文學異數，也是客家文學界岐出的美景。
7、 誌謝
承蒙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完成本報告，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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